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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歌响起 舒德骑

读 与 思

心 香 一 瓣

或许怀旧是人的天性，或许那段出生入
死铺冰卧雪的当兵生涯实在叫人刻骨铭心，
从部队回到地方这些年，我家乡当年在西藏

边防当兵的战友们，每年都要组织举办一次颇具
规模的战友联谊会。

今年的联谊会我依然如约参加。岁月更迭，
世事沧桑。昔日清一色穿绿军装、腰扎皮带，在
一个锅里舀饭吃的兵哥哥们，而今再聚在一起，
都已经两鬓染霜面皮打皱了。战友重逢，都少不
得一番感慨唏嘘。
今年的联谊会，在一个战友开的餐厅举行。主

持联谊会的是当年我们师的副参谋长——一个头
发胡子已全白的老兵。
“全体起立！”会议主持者环视了一下会场，忽然果

断发出一声口令！口令一出，所有与会者无论老少尊
卑，都像被电流一击，唰地一下站立起来！刚才还闹哄
哄的一个大厅，顷刻之间便鸦雀无声！

“现在我宣布，进行大会第一项：奏《解放军进行
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
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须臾之间，浑厚
雄壮的歌声便在整个大厅回荡起来。

啊，久违了，我们的军歌！
在这无比熟悉、威武和庄严的旋律之中，所有的站

立者，全都自觉不自觉地双脚并拢，昂首挺胸，目不斜
视，神情肃然，俨然像当年肃立在军列之中！他们之

中，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也有和平年代在边防哨
卡站岗放哨的“新兵蛋子”，还有两个空着袖管拄着双
拐的残疾军人——他们的手脚已经留在了青藏高原严
酷的冰雪和风沙之中。

这无比熟悉、威武和庄严的旋律，顿时就把所有战
士带进了当年的硝烟弥漫和炮声隆隆的战壕，带进了
冰天雪地的山口哨卡，带进了骑马徒步巡逻的边境线
上，带进了高原上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营……

在这无比熟悉、威武庄严的旋律中，我想起了青藏高
原上那高耸入云的雪山冰峰，想起雪山下那无边无际的草
原，想起了草原上那牦牛群和格桑花，想起了亲如兄弟的
藏族同胞和青稞酒，想起了当年接我走进军营的部队首
长，想起了一起住帐篷滚大铺朝夕相处五湖四海的战友，
想起了长眠在乃堆拉山口和日喀则草原上的兄弟……

这无比熟悉、威武庄严的旋律，令人心灵发颤眼睛
发潮，令人热血贲张激情迸发。借着眼睛的余光，我分
明看见身旁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兵，眼角挂着一滴浑浊
的泪珠，须臾就失落在他脸上的皱纹里……

不知是哪个名人说过：没有当过兵的男人，不算真
正的男人；没有当过兵的人生，是有遗憾的人生。这话
虽说有点偏颇，可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威武庄严的旋律已经渐渐打住，可站立着的老兵
们，还久久地肃立着——他们或许还沉浸在青春年少
的岁月里，沉浸在当年朝气蓬勃的军营生活之中。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我是一名军人，无论什么时候，祖国让我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这是一位九十多岁的抗美援朝老兵的话，
是誓言更是信仰。那天，我参加了江津区退役军人关爱
协会的关爱老兵慰问活动。苏落清、谭功良、刘清云
……这些陌生的名字、陌生的面孔，让我感觉特别温暖，
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中国最可爱的人。他们讲述的战
斗故事，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抗美援朝、长津湖、冰
雪连，从他们的嘴里娓娓道来，远比电影更让人触动。

我们一行十人，清晨8点钟准时出发前往镇上。在
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同志带领下，我们下了高速后又
沿着崎岖的乡间公路行驶了近一个钟头，才到达鹅公
村。本以为马上就能见到自己崇敬的老兵了，下车后
眼前却是泥泞的小路和田坎，雨水让路面的泥土变得
溜滑难行，大家只有相互牵着手一步一步小心翼翼走
着，时不时的传来前面同志的惊呼声，时而传来歌声

“听闻远方有你，动身跋涉千里，追逐沿途的风景，还带
着你的呼吸，真的难以忘记……”不禁
问着自己，这是怎样的一种期盼。

终于，我们带着满鞋满裤腿的稀
泥走进了谭功良家的院子，老人穿着

整齐等候多时了，看我们来了
急忙热情地招呼我们落座。
志愿者们放下手里的东西，简

单地清理了一下鞋子、裤腿上的泥，就立即分头行动起
来。有的为老人送上食用油、棉被等慰问品。当志愿
者刁铃送上自己手工制作的鞋垫时，老兵特别激动，脸
上带着满满的回忆。川江医院的医务人员则为老兵和
他的老伴做起了常规体检，询问着老人的身体状况。
一阵忙乎后，大家围坐在屋子里，聆听老人亲口讲述他
所经历的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我1950年随部队到朝鲜，1955年回国，在朝鲜整
整呆了五年。”

“那场战役打了8个月，白天变成了黑夜，黑夜变成
了白天，满天都是飞机。”

“我们四天五夜没有东西吃。”
老人讲述着那时的恶劣环境、艰苦条件；讲述着战

士们如何勒紧裤腰带战胜困难；讲述着战争的残酷、志
愿军战士的英勇，讲到“冰雪连”“冰雪战士”时，老人的
眼眶湿润了，就连一旁的老伴也低头擦拭着眼角。大
家神色凝重，屋里一片寂静。一声长叹打破了沉寂，老
人缓缓地看向远方……

“我为您唱一首《英雄赞歌》吧！”区音乐家协会王
春梅老师握着老人的手说。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晴天
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
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老人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
来，苍老的声音中饱含深情，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战火
纷飞的年代，看到了战士们浴血战斗的场面。歌声中，老
人的眼里放出光芒，浑浊的眼神依然是那么坚定。紧握着
鞋垫的双手微微颤抖，嘴里喃喃地说道“我是一名军人，无
论什么时候，祖国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老人拿出自己视为珍宝的一枚枚军功章。捧在手
心里的军功章显得很陈旧，有些字已模糊不清了，但在
我的眼里却熠熠生辉。因为每一枚军功章都写满军人
鲜为人知的故事，有舍生忘死的冲锋，有英勇杀敌的威
名，有保家卫国的功勋，还有殚精竭虑的思量……它缀
满英雄战绩，也闪耀着军人的荣耀。而我惊叹的是，穿
梭在枪林弹雨中的血肉之躯，冲锋在炮火中的平凡生
命，是什么给予了他们力量？是什么给予了他们信
念？老兵的话告诉了我答案，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是这种刻入生命的信仰！

（作者系江津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熟悉彭敏的诗人朋友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从基层成长起来的诗
人。对新诗的迷恋，据说源自一次雨过天晴后，突然看到了天空的彩
虹。感觉自己瞬间被击中，心中顿生一种无法抑制的颤动。像梦，那
么美。如此美好的彩虹是怎么产生的，为何又如此短暂？在一次朋
友集会中，彭敏坦言：“我不想就这么轻易地让它从我的心中消失，总
想找到一个什么方法把它永久地收藏起来。”一颗诗心就这样种下
了，只待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也就是从那天起，一场与虹有关的
语言马拉松长跑开始了。这也是彭敏长诗《献给虹》何以创作时间跨
度长达三十多年的原因所在。

就“虹”的结构与形式而言，对现当代中国诗人来说，无疑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诗人对一种自然天象能构建出什么样诗意的空间来
呢？初看，前面的多写诗人的独特幻想，甚至于还带着一丝童年的天
真。如一句：“我是小妖女万年的大粉丝”便是明证。诗人将瞬息万
变的虹比作小妖女，而自己原是她万年的大粉丝。想象力奇特大胆
而不失少年之天真，甚或还带一丝童趣。可谓神来之笔，风流尽显而
不着痕迹。“偷渡你的天空，虹/我把天河的鹊桥背来了/我把千盏星
光挑来了/虹/快破土而出吧”。正是在诗人的无尽激情迸发中，在一
次次希望与失落中渐渐搭建起了属于个人的诗意空间“散发薄荷香
的天堂”。从一首首短小的诗句浪花般汇聚，逐步形成了江河奔流之
势。虹，已不是原来的虹，她不断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幻。

一切可能与变数，作为个体的诗人又能做什么呢？貌似强大，实
则虚弱。因为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全部接收”，难道我们就该就
此认命了吗？不。至少诗人彭敏还没认输。“一个头颅抬起/一种思
想抵达”，94首抒情诗，在彭敏的笔下悄然构筑起了一座诗的宫殿。
在彭敏长达30年的艰苦跋涉中，完成了自己“灵魂相依与生命相系”
的诗歌使命。而在诗艺上，彭敏完成了他个人诗艺上的“古典续接与
现代再造”。94首作品既可独立存在，又不可分割，形成一种宏大书
写。彭敏不愧是长篇现代抒情诗的创作高手，也彰显了一个成熟诗
人对结构与形式的创建与把控能力。

读完长诗《献给虹》后，给人感受最深的是它不断变幻、天马行空
而又不失天真烂漫关于虹的意象轰炸。各类意象呈千姿百态之状，眼
花缭乱，丰富多彩。虹在诗人的心中气象万千，繁花似锦，又氤氲蒸
腾。时而“小妖”一般，于花中坐禅；时而“天河解开衣襟”如“日车漫游
而来/星子匆匆滑过/虹在海上盛开”，密集的意象群如核爆一般，对读
者快速形成强大的冲击波，不得不令人“臣服”，令“天地臣服”。

从彭敏长诗《献给虹》的密集的意象中，去寻找到可能接近于作
者在“虹”这一特定的意象中所蕴含着的隐喻与象征，作为一个诗歌
写作者与读者的我，是愿意去探寻的一件乐事。如果在字里行间的
语言迷宫中，能窥见其原貌那是我所乐见的。它给我的第一感觉便
是“虹”既是具象的，又是意象的，更是抽象的。在《献给虹》中随处可
见儿童的天真无邪，少年的迷茫彷徨，青年的激情满怀，中年壮年的
沉吟旷达，直至人生的释怀放下。虹，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的不确
定性、偶然性、必然性，一如佛家之缘分。汇则生，去则散。一切自自
然然，不再纠结于过往。生命与生活的意义即在当下。

（作者系梁平区作协常务副主席）

怀念
——致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

柏铭久

一个早晨怀念一个早晨
阳光和煦，柳绿花红
长江碧波荡漾
如果一个人
他还活着
青山依旧环抱，初夏
有些树已参天
有的刚刚挂果
站在这里
从未离开

一个名字
牵出1948年11月12日
淮海战役，解放战争的战场
千钧一发
你抱着炸药包

扑向碉堡，疯狂扫射的机枪口
生命如花瓣陨落
炸药包炸不散你的名字

一条大江怀念一条大江
多少浪前赴后继
在礁石上粉身碎骨
我感到热血涌流
多少血奋不顾身
换来江山如画
鸟声风声歌声，花香果香
忍不住手扪胸口激烈心跳
几乎要大声呼喊
英雄啊英雄
你还活着！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乡 村 故 事

刻入生命的信仰
袁凤冰

谢泽雄

意象的狂欢
——长诗《献给虹》读后

诗 绪 纷 飞


